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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小，但绝对是这个池塘里最
聪明的小鱼。但凡有凶狠的鲇鱼游过，
我眼中都会自动标记出一串危险记号，
以便轻松避过。龇着牙的大黑鱼冲着
我迎面而来，我也能机警地绕过，帅气
地甩尾，掉头，只留给大黑鱼点点水花。

我得意洋洋地游到岸边吐了个大
大的泡泡，正想再来个漂亮的跳跃，尾
巴却被岸边的水草缠住了，动弹不得。

我慌了，使劲抽动尾巴，却怎么也
甩不开水草。

更糟糕的事情来了。一只猫！岸
边居然有一只猫！它留意到我这边的
动静，正步步趋近。它弓起背，竖起耳
朵，轻盈的身姿很快就倒映在水面
上。它粉红的爪子伸过来了，伸过来
了，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猫终究是我
的天敌啊！

一片寂静。
等我疑惑地睁开眼睛时，尾巴上的

水草已经被拨开，那只猫正蹲在水边歪
着头看着我，懵懵懂懂，不时舔一舔弄
湿的爪子。

我心里一阵温暖，轻轻跃出水面向
它鞠躬致谢，不料却落入网中。

岸上传来惊喜的声音：快看，我捞
到小鱼了。

主持词：梁小萍在部队大院长大。我不
知道作为将军的女儿，梁小萍是不是有满腹
的战争故事。

《幸存者》可以算战争题材的小小说吧。
它没有写战场上的生死厮杀、刀光剑影，却把
笔触伸到一个激战之后清理战场的截面上。

埃布尔在战场上醒来时，正赶上对方士
兵在打扫战场。当一个年龄相仿的年轻士兵
用刺刀对准埃布尔时，士兵发现了埃布尔手
中攥着的手榴弹。敌我双方对视着，都有了
片刻的犹豫。最后，两个人都退让了一步。
埃布尔确信，自己的犹豫给了那个士兵一次
机会，也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正常来说，小小说到这里就可以打住了，
要讲的故事讲完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性
战胜了杀戮，双方得以幸存。然而，梁小萍偏
又加了个尾巴：埃布尔不知道那个士兵会不
会像自己一样活到老，可以安逸地坐在家乡
的老榕树下，喝着自己酿的红葡萄酒，慢慢享
受夕阳西下，他真心希望那个士兵还活着。

整篇小小说的立意顿时得到了升华。战
争的目的是什么？和平！和平最真切的体验
就是国家的安宁、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
是什么？对埃布尔来说，就是老榕树、葡萄
酒、夕阳红，他希望那个士兵拥有同样的幸
福。这里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是能唤起不同
的人多方位思考的话题。小小说需要思想高
度，但这个高度不是故作深奥、愁眉苦脸有意
为之的。

本文中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境界是在散文
诗般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其结
尾可谓神来之笔，让人回味无穷。

《天敌》寓意深刻，当人类成为动物的天
敌，世界将多么可怕！

幸存者
□梁小萍（河南郑州）

天敌
□王溱（广东广州）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埃布尔躺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堆上，他还有一丝微弱的气

息，但动不了。他没有睁开眼睛，他在努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神经来感知环境。确认周围没有异常动静，他睁开了眼睛，
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出是什么时辰，空气中夹杂着浓烈的火药
味儿和血腥味儿。

埃布尔不知道战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只记得他们部队
坚守阵地三天三夜，一个团的兵力最后只剩下一个排。而且从
对方部队的火力可以判断出其兵力也很薄弱了，对方的援军还
没到来的黎明时分，是他们最后也是唯一的突围机会。就在突
围时，一颗炮弹在埃布尔不远处爆炸，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这会儿他醒了，先看看身边的尸体，没有看到自己熟悉的
战友，他想也许战友都顺利突围了。他也没有看到对方部队的
活人，也许对方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或者说已经打扫过，而他
漏网了。埃布尔心里突然有点儿庆幸，在确定暂时安全后，他
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他发现自己没有致命伤，只是伤到皮
肉，也许是炮弹的强大爆破力震晕了他，突围时没人注意到他
其实只是晕了，并没有死。他坚信如果战友知道他还活着，一
定不会抛弃他。

埃布尔挪动一下四肢，似乎还可以动，于是他准备挪到一
个相对安全一点儿的地方。这时突然传来了说话声，他赶紧闭
上眼睛一动不动，仔细辨认着声音和方位，原来是对方部队的
士兵在打扫战场。他顿时又是一阵绝望，双手下意识地在身边
摸索，还好，还有一个手榴弹。他想就算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
的。埃布尔没有选择，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军人，他从没想
过当俘虏。

一个士兵晃悠悠地端着枪朝埃布尔这个方向走来，边走边
用刺刀拨弄地上的尸体。埃布尔眯着眼睛，用眼角的余光观
察：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估计和自己年纪差不多。他不禁有
点儿惋惜，两个年轻的生命即将消失。这点儿惋惜只是一个闪
念，在埃布尔的脑子里一晃而过，他的手还是逐渐握紧了手榴
弹，小手指慢慢伸进了手榴弹尾部的拉环。

士兵走到埃布尔身边，用刺刀拨拉着他的身体，刀尖划过
他的面颊，突然停留在他的胸口。埃布尔睁开眼睛，紧握手榴
弹的那只手微微而坚定地举过身体。他双目怒瞪着士兵，士兵
显然也被这一突发举动吓着了。

他们对视着，埃布尔的心脏感觉到刺刀刀尖的锋利，他的
小手指也勾紧了手榴弹的拉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声
音：“还有活的吗？”士兵看着埃布尔，略一停顿，面无表情地说：

“没有。”远处的声音发出号令：“撤！”士兵回话时一直看着埃布
尔，然后把刺刀缓缓地从他的胸口拿开，转身走了。埃布尔的
手紧紧握着手榴弹，小手指勾紧了手榴弹的拉环，直到阵地上
又是空无人声。

战争结束了。据对方部队宣称，这场战斗取得了重
大胜利，全歼敌军一个团。这一个团说的就是埃布尔
所在的部队，可是埃布尔还活着。当然这个消息也
是埃布尔很久以后才听说的，不过没多久埃布尔
就知道自己的战友在那场战斗中全部阵亡，他
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没有向组织说过他生还
的这一段经历，一辈子也没说。

后来，埃布尔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再
后来，埃布尔又常常想起这件事，而且越
来越清晰。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
是我活，能活着就是奇迹。埃布尔当
时没有想到活。他是军人，一个刚强
的军人，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与敌
人同归于尽。当他听到敌军打扫战
场的士兵，面对活着的他却说没人
活着时，他犹豫了。他不知道这
个士兵的回答是给了他一次生存
的机会，还是给了士兵自己一次
生存的机会，但是他确信自己
的犹豫给了对方也给了自己一
次机会。

埃布尔不知道那个士兵
会不会像他一样活到老，可以
安逸地坐在家乡的老榕树下，
喝着自己酿的红葡萄酒，慢慢
享受夕阳西下，但是他真心希
望那个士兵还活着。


